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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佛教的抉擇  寂慧

 

    廿世紀初，香港仍是一個淳樸的小漁港，生活窮困，但尚算穩定，繼之而來的是日本侵

華，香港淪陷，國共內戰，做成經濟艱苦，民不聊生，百廢待興，而進出香港的人極頻繁，

寧靜的小港，頓時變得繁盛起來。

    佛教處此巨變時代，亦如社會各階層般，站於交义點，不知何去何從。一般居士忙於治

生，家務，無暇接觸佛教，遑論弘法、建立佛行事業等；而出家眾，亦需營生，社會中處眾

，及尋找在佛教中的定位，可說一點也不容易。在人生的歧路上，應如何抉擇？讀好書，求

學是基本的共識，可是工作上應何去何從？一般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經教之路，講經說法，

研究等。二是法事之路，包括各類法事，超生度亡等。這兩種選擇，除了個人意願外，亦往

往受其他因素影響，如師父的意願，身處的環境需求，發展的機會等。但不管那一種選擇，

要入門，立足，發展，一如其他行業，在百廢待興中，極不容易。那麽，在兩種選擇中，那

一種較有「前途」呢？經教之路較長線才見成效，而法事之路較短線，回報快；可是，歷經

數十年後的發展，佛教的中堅人物，皆是經教出身之輩，亦如世間的中堅份子，皆是飽讀之

士，有學歷之輩，經數十年的印證，有興幸自己的明智選擇，亦有追悔不已者。不管選擇如

何，隨著香港經濟的高速發展，衣食無憂已不成問題。

    經教之路亦分兩類：一是隨意，即興式的散講，或是專講某一部經論。二是有系統，有

目標，有課程設計的學院式講學。第一類雖然不多，但亦不缺乏；第二類卻近乎零，對佛教

的發展有嚴重的障礙。

    佛教界除了面對這些問題，抉擇外，尚有該在山林中清修，還是都市中處眾？如何培植

出家人，接班人，繼承佛教事業？安頓好經濟生活，還是清苦普度眾生？留在香港發展，還

是返回大陸？學好經教，還是投身工作中？

    二十世紀有兩大主義強烈對抗：一是共產主義，二是資本主義。這些爭議，由來已久。

究竟人應平等地共享經濟成果，還是多勞多得，各憑己之優勢，各取所需？這些爭議，抗爭

，取去了不少人的性命，亦造就了不少戰爭，最後是資本主義取勝，各人皆盡力工作，努力

爭取最大利益；這是可預見的，因為貪是人的本性，利之所在，難抗拒。可是，懶惰，嫉妒

亦是人的本性，當沒有機會，或是能力不逮，去爭取社會的資源時，便打著偉大的口號，要

既得利益者奉獻出來，美其名是共享，平等，民主等。兩種主義的關鍵點並不在優劣上，而

是強權上，誰在強勢中，必凌駕其中一方，強行主導。社會亦在優勝劣敗中不斷輪轉更替。

    佛教脫離不了世間，社會深深受其影響。社會富裕，佛教亦跟著富裕，資本主義盛行，

佛教的「私有化」亦強烈，各道場努力經營，累積大量財富，紛紛閉門自活，不理世間事，

不理其他宗派的事務。

    佛教已普遍地被社會認識，接受，可是在「私有化」，「資本主義」下，走進偏頗的發

展，埋下很大的隱憂。歸根究底，是佛教的教義沒有好好發揮，學術或是經教之路不被重視

，亦不普及，而法事之路卻側重祈福、消災的「個人」上，才造成此畸形的發展。

    要糾正此歪風，必須從經教，教義下手，努力奮鬥，其他困難及不妥現象，自可迎刃而

解。此是根本之道，唯一之道。在佛教歷史中，當教內腐敗現象出現時，便有高僧大德提倡

依律，依法，力挽狂瀾。其實，任何環境下，盛世、惡世、正法、末法，皆可應用，畢竟那

是佛教根本，唯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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